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译 序

《欧仁妮·葛朗台》是巴尔扎克的代表作之一，法国评论家指出，

这部小说“长期以来是巴尔扎克最著名的作品”，巴尔扎克本人也认

为，这是他“最完美的绘写之一”。

众所周知，小说塑造了一个吝啬鬼，也许这是古往今来塑造得最

成功的吝啬鬼形象。莫里哀笔下的阿巴贡，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，

都是文学史上著名的吝啬鬼形象，但比起葛朗台，则是小巫见大巫。

巴尔扎克笔下还有不少吝啬鬼形象，如《戈布赛克》中的同名主人公、

《柯内留斯老板》中的同名主人公、《纽沁根银行》中的同名主人公、

《舒安党人》中的奥日芒、《幻灭》中的赛夏、《搅水女人》中的奥松、《农

民》中的拉博德雷和里谷等，虽然写得各有千秋，有的还是相当著名的

典型，但总的说来都不能和葛朗台媲美。马克思指出，巴尔扎克“曾对

贪欲的各种色层，作过彻底的研究”( 《资本论》第 1 卷第 645 页) 。巴

尔扎克确实深入观察过守财奴，守财奴可列入他一系列人物典型画廊

中最具特色的几组形象之中。守财奴自古有之，似乎这是随着资本主

义因素产生之日起就相伴而生的人物类型，尽管时代变化也带来了守

财奴特点的变化。

大体说来，这部小说从三个方面去塑造葛朗台的吝啬性格。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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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面是以细节的累积去描写葛朗台的吝啬。葛朗台家的老房子年久

失修，墙垣残破; 楼梯踩上去吱嘎作响，踏板和扶手被虫蛀坏了，女仆

去拿酒，差点绊了一跤，而葛朗台舍不得叫人修理，自己拿起工具和一

盏蜡烛亲自动手修理踏板; 每顿饭的面包，要用的面粉、黄油，每天要

点的蜡烛，他都亲自分发; 偌大的厅堂只点一支蜡烛，欧仁妮生日那

天，说是要“大放光明”，蜡烛也只多点了一支，他去修楼梯时，还把蜡

烛拿走，让家人待在黑暗中;家中来了亲戚，不让加菜，竟让佃户打几

只乌鸦来熬汤;欧仁妮想让他的侄儿沙尔早餐吃得稍为好一点，多弄

了几小块糖，多弄了一只鸡蛋，他就说是在设宴;多点了一根白蜡烛而

不是黄蜡烛，给沙尔的床用暖炉烫一下，他就大惊小怪，说是浪费和多

余;他不想给妻子零花钱，让买葡萄酒的外国人掏出额外的钱给她，随

后一有机会便要妻子代他付钱，直到把这几个金路易都刮光为止;妻

子卧床不起，他首先想到的是请医生要花钱;他连签署文书备案的钱

也不肯出，并赖掉每月给女儿一百法郎的诺言，用沙尔的金饰来顶

替……巴尔扎克将葛朗台的吝啬性格刻画得细致入微。

第二方面是葛朗台对黄金的嗜癖。吝啬是同贪得无厌地追逐金

钱联系在一起的。在葛朗台的心目中，金钱高于一切，没有钱，什么都

谈不上。半夜里，他关在密室中瞧着堆起来的黄金，连眼睛都变得黄

澄澄的，像带上金子的光泽;沙尔得知父亲去世后痛哭不已，他觉得这

孩子不哭自己已破产，把死人看得比钱还重，真没出息;他以为别人一

见钱就高兴，即使生病也会立即痊愈，因此，他的妻子被他吓得病倒以

后，他便拿了一把金路易撒在她床上;他发现女儿把金币送给了沙尔，

不禁大发雷霆，演出了一场“没有毒药、没有匕首、没有流血的市民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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剧”，他把女儿囚禁起来，只让她吃面包、喝水; 发现了沙尔的金梳妆盒

后，他像头猛虎扑过去，要用刀把盒子上的金子撬下来;他害怕妻子死

后女儿要分掉一部分财产，赶紧跟女儿讲和;他患风瘫之后，坐在轮椅

上，整天让人在卧室与密室之间推来推去，生怕有入来偷盗;还让女儿

将金币铺在桌上，长时间盯着，心里感到暖和;他要女儿料理好一切，

到阴间去向他报账;看到教士递给他的金十字架，他一把抓在手里，终

于一命呜呼。资产者嗜钱如命的本质真是被揭露得淋漓尽致。恩格

斯在《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》中指出: “在资产阶级看来，世界上没有一

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，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。因为他们活着

就是为了赚钱，除了快快发财，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，除了金钱的

损失，也不知道有别的痛苦。”葛朗台就是这样一个资产者典型。

第三方面是葛朗台的精明和时代特征。他的一切行动都表现了

精明，小至对娜侬的盘剥:他发现这个身材高大的姑娘是一个廉价的

劳动力，就把她留了下来，她确实为他死心塌地干了几十年的活计，整

个索缪城都找不到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女仆，而他对她的同情只是嘴

上说说而已，至多给她喝杯果子酒，送给她一只旧怀表和几双破鞋;他

靠大革命时期的社会变动起家，通过贿赂低价买到当地最好的葡萄

园、一座修道院和几块分租田，还利用当市长的机会，修了几条公路，

直达他的产业;复辟王朝时期，他照样如鱼得水，利用当地葡萄酒业主

压着酒不卖，暗地里与外国商人洽谈，以高价售出自己的葡萄酒，背信

弃义，坑害了所有的同行;索缪人都受到他的伤害，他像老虎和巨蟒一

样，长时间窥视着猎获物，然后扑上去吞吃掉，再躺下慢慢消化; 他计

算精确，知道什么时候该卖酒，什么时候该卖酒桶，什么时候该种白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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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，什么时候该种牧草;葛朗台骗人的手段之一是在关键时刻结巴，让

人替他说出他想说的话，办他想办的事，德·格拉散就这样做了冤大

头，为他到巴黎去办理他弟弟破产还债的事宜;葛朗台熟悉欠债和还

债这一套，摸透了债权人的心理，自己一个子儿也不出，着实耍弄了这

些债权人;他看不起巴黎人，认为他们不是他的对手;葛朗台尤其精于

金融投机，尽管他酷爱金子，但他懂得在金价涨到最高点时，不失时机

地把自己所有的金币全部抛出去，再兑换成公债，他深知公债利息高，

更有利可图。公债投机是刚刚出现的一种金融投机活动，内地人比较

闭塞，不知道公债投机可以发财，而葛朗台不但弄明白了，还非常精通

此道。葛朗台是个大土地所有者、大房产主，又是金融资产者。他拥

有一千九百万法郎，他的日益得势和无往而不胜，反映了复辟王朝时

期，土地和金融资产阶级主宰一切的社会现实。

也许是葛朗台这个形象塑造的巨大成功，掩盖了欧仁妮这个本应

是主要人物的光辉。如果说，巴尔扎克对葛朗台是持批判态度的话，

对欧仁妮却是抱着同情态度的。她对堂弟的爱情始终不渝。当她父

亲要毁坏她视如生命的、沙尔寄托在她那里的金梳妆盒时，她抄起一

把刀，表示如果父亲动一下盒子，她就以命相抵。她不同于母亲之处，

是有一点葛朗台的强硬本性，敢于和父亲对抗，不在乎被囚禁。当她

得知沙尔负心时，虽然悲伤，却仍然对他有挥之不去的感情，愿为他清

偿所有的债务。沙尔不择手段地发财致富，不讲感情只看重金钱和地

位，与欧仁妮形成鲜明对照。她毅然做出决定，同意和德·蓬封先生

结婚，但保持童身。她听从了神甫的劝告，不进修道院，履行对社会应

负的责任，但又明白德·蓬封看中的是她的巨大财产，而无爱情可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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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快刀斩乱麻地解决了这个神甫所说的“两难问题”。欧仁妮是这场

婚姻喜剧的中心人物，她受到当地两家富户的包围，德·格拉散一家

在竞争中败下阵来;葛朗台去世以后，欧仁妮更是成了克吕绍一家势

在必得的目标。蓬封一再表示“愿做你的奴隶”、“赴汤蹈火，在所不

辞”，显示了他信奉金钱拜物教的丑态;他的早死和他企图独吞财产而

定下的遗产归活着一方的结婚条款，既是作者对贪婪者的嘲讽，又留

下了这场追逐金钱的闹剧尚未结束的余味。作者感叹她本应成为贤

妻良母，她却成了没有丈夫、没有儿女、没有家庭的孤苦伶仃的可怜女

人。不过，巴尔扎克虽然忠于现实主义，将欧仁妮限定在服从父亲、接

受父亲管理财产的教诲，受到宗教教育的影响并逃脱不了人间利益的

算计，既有父亲的遗风、又不同于父亲的一毛不拔的角色之中，但这样

一个正面人物形象，显然不如葛朗台这个反面形象具有更深刻的社会

意义。

从艺术上看，这部小说具备了巴尔扎克小说的主要优点。一是精

细的环境描写。巴尔扎克开创了“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”的现实主

义原则。他认为，一个典型环境正如动物化石反映了一部生物史一

样，能表现时代的真实面貌。环境是人物活动的舞台，葛朗台的住宅

的破败寒酸，跟它的主人的吝啬是相得益彰的。巴尔扎克由外及里，

特别是对厅堂的描绘，不仅再现了 19 世纪 20 年代法国外省的风貌，

而且也留下了远至中世纪法国市民生活和建筑的面貌。典型人物就

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的。二是巴尔扎克重视人物的外形描写。作

者突出葛朗台的眼睛和鼻子上的皮脂囊肿，认为这能体现他的阴险、

狡猾和吝啬;他表面平易近人，骨子里却心如铁石。三是巴尔扎克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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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以性格化的语言来表现他的人物。如葛朗台说家里人上下楼梯“不

会挑结实的地方落脚”;娜侬说沙尔不肯吃饭，这样会伤身体，葛朗台

回答“节省了也好”;葛朗台太太提出要为死去的弟弟戴孝，他说“你只

知道出点子花钱。服孝是在心里，而不是在衣服上”; 他对女仆说，乌

鸦熬汤是道美味，女仆问他，乌鸦吃死人“可是真的”，他回答: “乌鸦就

像大家一样，找到什么吃什么。难道我们不是靠死人生活吗? 那么，

什么叫做遗产呢?”葛朗台把继承遗产和吃死人等同起来，言之凿凿，

活生生地表现出吝啬的性格，又显示出了这个资产者的歹毒和凶狠。

在塑造这个人物时，虽有夸张笔法，但并不影响人物的真实性。正如

作者所说，在法国的每个省都有葛朗台式的人物，只不过其他地方的

葛朗台不如索缪的葛朗台那么富有罢了。

小说写得非常紧凑，显示出巴尔扎克的艺术功力。小说先从环境

和人物的介绍开始，转入正题后，从欧仁妮的生日叙述起，引入一场争

夺女继承人的斗争;沙尔这位不速之客倏然而至，出现了第二条线索;

葛朗台面对复杂的局面灵巧地周旋，并展开投机活动是第三条线。这

三条线索彼此交叉，一环紧扣一环，笔势酣畅细腻，占去小说三分之二

的篇幅。紧接着写家庭纠葛，达到故事高潮。继而沙尔回国，欧仁妮

得知他负心，小说急转直下。但她处事果断，而且天从人愿，惩恶扬

善，结尾留有余味。小说夹叙夹议，但并无废话。从结构上说，也达到

了成熟阶段。

郑克鲁

2010 年 7 月



献给玛丽亚①

您的肖像是本书最美的点缀，但愿您的芳名

在这里有如一枝祝福过的黄杨木，虽然不知从哪

一棵树上折下来，但是无疑被宗教变得神圣了，而

且虔诚者的手使之重获新生，永远翠绿，以保护

家庭。

德·巴尔扎克

① 这个玛丽亚，长期以来十分神秘，后据考证，真名是玛丽亚·杜·弗雷斯奈，1833 年
成为巴尔扎克的情妇。他在 1833 年 10 月 12 日给他妹妹洛尔的信中，提到她给他
生了一个女儿:“我是父亲了———这是我要告诉你的另一个秘密———而且支配着一
个温柔的女人，她是世间最天真无邪的女性，仿佛一朵鲜花从天而降，悄悄地来到我
家里，既不要求通信，也不要求照顾，她说道: ‘爱我一年，我将爱你一生。’”这个献
辞 1839 年第一次出现在沙邦蒂埃的版本中。有的中文译本把她说成是欧仁妮的原
型是不对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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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言( 1833 － 1839)

在内地，可以遇到一些值得认真研究的人物、充满新颖特点的性

格、表面平静而在暗底处却被汹涌的激情扰乱的生活; 但是，最为截然

不同、千奇百怪的性格，最为汪洋恣肆的狂热，最终都消弭在风俗持久

不变的单调中。任何诗人都无法描绘这种不断远去、逐渐缓和的生活

现象。为什么不能描绘呢? 倘若在巴黎的氛围中存在诗意，有一种掠

走财产、使心灵破碎的西蒙风①在那里狂吹，难道在内地氛围的西罗科

风②缓慢的作用中，不是也有一种诗意，能使睥睨一切的勇气松懈，使

紧绷的纤维放松，使剧烈③的激情消解吗? 倘若在巴黎无所不有，那么

在外省也无所不现:那里，既不突出外露，也不头角峥嵘;可是在那里，

惨剧在默默中进行;在那里，秘密巧妙地隐蔽起来;在那里，结局包含在一

言半语中;在那里，在最冷漠的行动中，周密盘算和分析提供了巨大价值。

倘若文学上的画家放弃了外省生活的出色场景，这既不是出于不

屑一顾，也不是缺乏观察;也许是无能为力。事实上，为了接触不是潜

藏在行动中而是在思想中、几乎默然无声的利益考虑，为了还原初看

淡然无色、但细节和中间色调却期待画笔精巧绝伦的点抹画成的面

①
②
③

西蒙风:非洲和阿拉伯等沙漠的干热风。
西罗科风:欧洲南部的焚风。
巴尔扎克用了一个名字: acutesse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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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，为了用灰色的暗影和半明半暗复现这些画幅，为了探索表面凹陷、

但细看之下却发现均匀的皮层下充实而丰富的质地，难道不需要有各

种各样的准备、闻所未闻的关注吗? 而且，为了描绘这样的肖像，难道

不需要古代细密画的精致吗?

华丽的巴黎文学既要节省时间，却又把时间花在仇恨和娱乐中，

以致损害艺术;它希望有现成的惨剧;在缺乏大事件的时代，它没有闲

暇寻找惨剧; 如果有哪个作家表示要创作这种惨剧，这个有魄力的行

动会引起文学共和国的骚动，长期以来，由于人们缺乏男子气概的人

的批评，禁止创造任何新形式、新文体、新行动。

这些评论是必要的，作者只想成为最卑微的模仿者，这是为了让

读者了解作者的朴实意图，也为了无可争辩地证明他不得不细致人微

地写作，有权不惜写得长一点。总之，眼下，人们给昙花一现的作品以

“故事”这个光辉的名字，其实故事只应属于艺术中最活泼的创作之

列，作者屈尊去描写历史的平庸部分，也就是平凡的历史、每天在外省

可以看到的纯粹而普通的故事，无疑是应该得到原谅的。

稍后，他会将沙粒送到当代工人摞成的沙堆中;今日，可怜的艺术

家只抓住这些在空中被和风吹拂的白线中的一根，孩子们、少女们和

诗人们正在摆弄这些白线，而学者们不太关注白线，据说有一个纺纱

仙女让它们从她的纺纱杆上落下。小心! 在这种有田园诗意的传统

中，有着寓意! 因此，作者把它写成题铭。他要向你们指出，在人一生

的美好季节，有些幻想，有些徒劳的希望，有些银白的线，怎样从天而

降，没有触到地面，又回到天上。

1833 年 9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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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某些外省城市里，有些房子看上去使人产生愁惨感，恰如阴森

森的修道院、了无生气的荒野、不堪入目的废墟令人油然而生的感触。

也许这些房子里既有修道院的宁静、荒野的乏味，又有废墟残砖破瓦

的堆积: 里面的生活如此平静，活动如此悄无声息，要不是街上响起陌

生的脚步声，窗口便会突然探出一张近乎僧侣的面孔———此人一动不

动，用黯淡而冷漠的目光瞪着来人，外地人还会以为屋子里无人居

住呢。

索缪城里有一所住宅，坐落在通到城市顶端的古堡那条起伏不平

的街道尽头，这座房子的外表就有这些愁惨的成分。这条街眼下很少

有人来往，夏天炎热，冬天寒冷，有几处地方十分幽暗，可是，引人注目

的是狭窄而曲折的小石块路面总是清洁和干燥的，往往响起橐橐声，

而且属于老城的那些房子，城墙高耸其上，一片幽静。有些三百多年

的房屋虽然是木质结构，却依然很坚固，并且式样不同，富有特色，使

得索缪城这一地区受到古董家①和艺术家的注意。从这些房子面前走

过，不能不令人赞赏那些两端雕着古怪形象的粗大梁木，上面黑色的

浮雕覆盖在大多数房子的底层顶部。这儿，屋子的横木之上，盖着青

石板，在不牢固的墙上，勾勒出蓝色的线条，木板屋顶因年深月久而弯

曲，木板②也因日晒雨淋而腐烂变形。那儿，呈现出破旧黝黑的窗棂，

上面精细的雕刻已模糊不清，似乎承受不了贫穷的女工种着石竹或者

玫瑰的褐色瓦盆。再往前去，布满大钉子的门上，我们的祖先匠心独

①
②

19 世纪初，古董家( antiquaire) 一词指一切对昔日遗迹感兴趣的人。
这里的木板( bardeaux) 一词指 15、16 世纪使用的屋顶木板结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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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，刻上一些难解的护家符号，其意义是永远也弄不清了。时而一个

新教徒刻上了自己的信仰，时而一个天主教联盟①的成员在上面诅咒

亨利四世②。有的市民刻上了“钟声贵族”③的徽章，表示当过市政官

员的光荣。整部法国史全在这儿了。一座墙面由木头之间夹上砖泥

砌成的房子，摇摇晃晃，但当年的工匠把他的刨子使得出神入化; 旁边

耸立着一座贵族的公馆，在石砌的拱形门框正中，虽然受到 1789 年以

来震撼国家的历次革命的摧残，还依稀可见家徽的痕迹。

这条街上，底层全是做买卖的，既不是小铺子，也不是大商店，热

衷于中世纪文物的人，会在这里发现我们的祖先极其天真④而简朴的

工场。这些低矮的店堂没有铺面，也没有玻璃门封闭的货架和橱窗，

伸进去的幅度很深，黑魆魆的，里外都没有装潢。大门分成上下两部

分，粗枝大叶地钉上铁皮，上半部分可以向里折叠，下半部分安装带弹

簧的门铃，不断开进开出。空气和阳光要么从上半扇门，要么从拱顶、

天花板和半人高的墙壁之间的空隙，透进这间潮湿的洞穴般的屋子。

这堵矮墙安装了结实的护窗板，早上卸下，晚上再装上，并且用螺栓连

接的铁皮板顶住。墙是用作陈列商品的。招摇撞骗的东西是绝对没

有的。陈列品按经营性质而定，有的是两三小桶装得满满的盐或鳕

鱼，有的是几捆帆布、缆绳、挂在楼板小梁上的黄铜丝、沿墙摆放的桶

①
②

③
④

天主教联盟: 16 世纪法国旧教徒为反对新教徒而成立的宗教组织。
亨利四世( 1553—1610) : 原为纳瓦尔国王，信奉新教，1589 年因成为法国国王，开创
波旁王朝而改信旧教，实施宽容政策，颁布《南特敕令》，遭到旧教徒的不满，终于被
刺杀。
当时，议会开会要敲钟，某些城市的市长和副市长的后裔被称为“钟声贵族”。
巴尔扎克认为天真是中世纪建筑和风俗的特点，他在《绝对的探求》、《不为人知的
杰作》、《玩球猫商店》、《乡村的本堂神甫》中都是这样描写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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箍，或者是货架上放着几匹布。

你走进去吗? 一个讨人喜欢、年轻漂亮、系着白头巾、手臂泛红的

姑娘便放下手中的织物，召唤她的父亲或母亲过来，他们性格不同，有

的冷淡，有的热情，有的傲慢，按照你的愿望卖给你东西，或者是两个

苏的小生意，或者是两万法郎的大买卖。你也会看到一个做酒桶木板

生意的商人坐在门口，一面绕着大拇指，一面和邻居聊天，表面上他只

有蹩脚的酒桶木板和两三捆板条; 但是在码头上，他装得满满的仓库

能供应安茹①所有的箍桶匠。他知道，如果葡萄收成好，他可以卖掉多

少酒桶，误差是一块酒桶板。阳光灿烂会使他发财，阴雨连绵会使他

破产:仅仅一个上午，大酒桶②的价格可以从十一法郎跌到六法郎。这

个地区和都兰一样，气候的变幻主宰着经济生活。葡萄农、房地产的

业主、木材商、箍桶匠、客店老板、船老大，人人都盼望出太阳; 晚上睡

觉时，他们担心次日清晨得知夜里结了冰; 他们惧怕下雨、刮风、干旱，

又期望随心所欲地要雨水有雨水，要炎热有炎热，要云彩有云彩。天

公与人世利益之间，搏斗是持续不断的。晴雨表轮流地使人忧愁、愁

眉舒展、喜笑颜开。

这条街从前是索缪城的主干道，从街头到街尾，“真是黄金般的好

天气啊!”这句话从这家到那家就代表有一笔进账。因此，每个人都会

回答邻居:“下金路易了! ”他知道一场日晒、一场及时雨会给他带来多

少财富。在美好的季节，星期六，将近中午，你在这些正直的酒商那里

①
②
安茹:法国西部地区。
这里指能容纳 185 升的酒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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买不到一个苏的商品①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葡萄园、小园地，要到乡下

去过上两天。在那里，买进，卖出，赢利，一切预先计算好，商人十二个

小时中有十个小时用来寻欢作乐，高谈阔论，评头品足，不断探听消

息。一个主妇买了一只山鹑，她的邻居不会不问她的丈夫，她烧得是

不是火候正好。一个少女在窗口探出头来，不会不被三五成群的闲人

瞧见。所以，那儿的人内心是遮拦不住的，如同这些难以进入、黑洞

洞、静悄悄的房子毫无秘密一样。生活几乎总是放在露天进行: 家家

坐在门口，吃中饭，吃晚饭，争吵拌嘴。街上行人没有不被品评一番

的。因此，从前每当有个外地人来到外省城市，会被家家户户嘲弄。

由此产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，昂热②人擅长编造这些市井笑料，由此得

到“逗笑者”的绰号。

旧城那些老宅位于这条街的高处，当地贵族昔日都住在这条街

上。这些房子是世道人心具有淳朴特点的时代的古老遗物，但如今法

国已世风日下。这个故事的事件，正是发生在其中一幢相当阴暗的房

子里。在这条古色古香的街道上，任何小事都能引起回忆，总体印象

使人不禁陷入遐想; 在曲里拐弯地走过一段路以后，你可以看到一个

阴森森的凹进去的地方③，葛朗台先生府邸的大门就隐藏在正中。倘

若不介绍葛朗台先生的身世，便不可能理解外省人口中“府邸”这个说

法的分量。

葛朗台先生在索缪城闻名遐迩，其中的原委是不曾在外省待过的

①

②
③

在《两个朋友》中，巴尔扎克写道: “在都尔，一个商人……每逢星期六关掉他的商
店，到乡下去，直到星期一。”
昂热:安茹的省会。
小说描写的这个地方，与位于图尔樱桃树街的伏盖公寓十分相像，巴尔扎克的两个
妹妹常去那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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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不能完全洞悉的。葛朗台先生，有些人还管他叫葛朗台老头，但这

样叫他的老人的数目已明显减少; 1789 年，他是一个富裕的箍桶匠老

大，会读写和计算。当共和政府在索缪地区拍卖教会财产时，箍桶匠

年届四十，刚娶了一个富有的木板商的女儿。葛朗台把现金和妻子的

陪嫁凑成两千金路易①，跑到专区政府，把岳父给他的两百枚双金路易

塞给了监卖国有产业的蛮横的共和党人，即使不正当，却是合法地贱

价买到了当地最好的几块葡萄园、一座老修道院②和几块分成制

租田③。

由于索缪城的居民没多少革命思想，葛朗台老头被看做一个大胆

的人，一个共和党人，一个爱国者，一个接受新思想的人物，其实他只

关心葡萄园。他被任命为索缪专区的行政委员，当地在政治和商业上

都受到他温和观点的影响。在政治方面，他保护大革命前的贵族，竭

尽所能阻止拍卖流亡贵族的产业; 在商业方面，他给共和军供应一两

千桶白酒，换回了原来留作最后一批拍卖的、属于一个女修道院的几

块肥沃的草场。执政府时期，葛朗台老头变成市长，管理明智，葡萄的

收获更好;第一帝国时期，他成了葛朗台先生。拿破仑不喜欢共和党

人:他让一个大地主、一个有表示贵族的“德”字的人，一个后来的帝国

男爵代替葛朗台先生，因为他被看做戴过红帽子④。葛朗台先生毫无

遗憾地离开了市政任职的荣耀。他曾经出于为城市谋福利，修建了几

条通往他的产业的上乘的公路。他的房屋和地产在土地登记⑤时占了

①
②
③
④
⑤

金路易:法国古金币，值二十法郎，有路易十三等国王的头像。
这座修道院名为核桃树修道院，加上附属建筑，当年以 100200 利佛尔的贱价售出。
分成制租田:产权属国家，经营者向国家交税的一种租田。
法国大革命时，雅各宾党人爱戴弗吉尼亚红色软帽。
这种制度是执政府时期由国民议会制定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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